
 

 

    

散
文
：
瘋
狂
世
界  

  
人
類
的
理
性
是
有
限
制
的
，
我
們
本
就
不
能
，
更
不
應
該
去
經
驗
那
些
超
脫
於
時
間
與
空

間
之
外
的
概
念
。
若
試
圖
打
破
那
些
施
於
理
性
之
上
的
保
護
的
枷
鎖
，
等
待
着
我
們
的
，
必
然

只
有
那
不
可
明
狀
的
瘋
狂
。 

  

從
小
時
候
到
現
在
，
我
對
自
然
便
有
種
從
天
性
而
來
的
恐
懼
。
看
到
那
些
在
地
理
節
目
中

介
紹
的
自
然
環
境
：
山
嶺
、
沙
漠
、
峽
谷
、
叢
林
、
冰
川
、
草
原
、
海
洋
、
天
空
…
…
想
必
常

人
看
到
這
些
風
光
時
，
或
許
會
折
服
於
創
造
這
些
景
色
的
某
種
主
宰
吧
。
可
是
，
在
我
的
內
心

深
處
，
卻
沒
有
因
為
它
們
而
觸
動
喜
悅
。
反
之
，
恐
懼
，
只
有
恐
懼
，
內
心
只
有
某
種
難
以
言

說
，
卻
又
確
切
無
比
的
恐
懼
。
這
到
底
是
甚
麽
回
事
？
我
惟
有
反
覆
地
思
索
着
，
卻
始
終
得
不

到
任
何
回
應
。
彷
彿
就
在
那
自
然
的
背
後
，
有
着
某
對
邪
惡
而
褻
瀆
的
雙
眼
，
死
死
地
盯
着
我

的
身
體
，
穿
透
我
的
內
心
，
直
視
我
的
靈
魂
。 

我
的
生
活
，
就
只
在
繁
榮
熱
鬧
的
人
類
世
界
，
就
只
在
五
臟
俱
全
的
市
區
，
就
只
在
那
小

小
的
，
儼
然
能
自
我
滿
足
的
小
天
地
。
但
凡
試
圖
踏
出
這
個
舒
適
圈
，
無
力
感
與
無
知
感
便
頓

時
傾
湧
而
出
，
如
同
無
法
阻
擋
的
浪
潮
，
往
着
身
心
奔
襲
而
來
，
我
卻
毫
無
任
何
招
架
之
力
！ 

可
是
，
不
應
該
是
這
樣
子
的
。
人
類
本
從
自
然
而
來
，
立
足
於
天
地
之
間
；
我
和
自
然
的

關
係
卻
漸
遠
漸
離
。
於
是
，
我
開
始
思
索
着
，
腦
海
不
斷
飛
躍
，
幻
想
的
圖
像
如
同
投
影
片
般

回
朔
，
最
終
，
返
回
到
原
初
的
起
點
。
那
時
候
，
人
類
的
火
苗
才
剛
燃
起
，
在
浩
瀚
無
邊
的
星

空
下
，
如
同
是
一
抹
微
塵
。
人
類
們
赤
膊
裸
露
，
向
着
祭
壇
圍
成
一
圈
，
俯
首
伏
拜
在
泥
地
上
，

口
中
唸
唸
有
辭
，
像
是
在
向
上
天
訴
說
着
些
甚
麽
，
在
他
們
的
眼
眸
裏
―
―
盡
是
敬
畏
的
神
色
。 

於
是
，
我
才
恍
然
大
悟
。
原
來
，
我
並
不
是
與
眾
不
同
，
而
是
人
類
變
得
太
過
狂
妄
！
現

代
社
會
對
於
自
然
，
已
經
失
去
了
敬
畏
之
心
，
人
類
，
本
來
就
要
與
自
然
保
存
距
離
，
別
再
深

究
太
深
了
。
世
界
的
本
質
，
就
由
那
些
科
學
家
去
考
究
吧
。
上
帝
的
存
在
，
就
由
那
些
神
學
家

去
證
明
吧
。
心
靈
的
實
有
，
就
由
那
些
哲
學
家
去
理
論
吧
。
理
性
果
真
能
有
窮
盡
的
一
天
？
或

許
有
吧
，
但
我
卻
不
敢
再
想
像
，
深
怕
陷
入
難
返
，
被
那
不
可
明
狀
的
瘋
狂
吞
噬
。 

  

我
或
許
是
想
明
白
了
。
放
棄
無
謂
的
思
考
，
就
讓
我
們
留
在
這
個
理
智
之
島
上
吧
！
一
旦

我
們
揚
帆
遠
航
，
渺
小
無
助
的
孤
舟
，
就
只
會
被
大
海
深
處
中
的
驚
濤
駭
浪
捲
起
，
被
吹
打
得

七
零
八
落
。
然
後
，
慢
慢
地
，
陷
落
海
底
的
深
淵
之
處
，
直
面
潛
藏
在
其
中
的
，
那
個
最
為
真

實
的
荒
謬
。 


